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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自家屋里”的土家语：母亲何以成“守护者”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龙跃村，70 岁的田奶奶能用土家语流利讲述祖先传说，而她 7 岁
的孙子连最简单的土家族日常用语“吃饭”都不会说——当最后一位会说土家语的老人离去，谁将成
为这门语言的“守护者”？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米莉带领“毕‘声’无垠”团队完成的《毕兹卡的血脉与传承：土
家文化的发展空间和保护对策研究调查报告》中提到，全国土家族总人口 833 万人（2010 年统计数据），
而土家族聚居区的土家语使用人口占比已不足 0.48%。新近调查显示，目前使用土家语的人群，大多分
布于湖南湘西州龙山县南部等地。

“当妈妈不再开口教孩子，这门语言的未来将令人担忧。”这是历时 5 年调研得出的结论：土家语正
加速衰落，而“急救通道”，或许藏在那句母亲们日渐遗忘的“毕兹卡”（注：土家族自称）里。

一门语言正“消失在自家屋里”

“当妈妈不再开口教孩子，

这门语言的未来将令人担忧。”

2026 年 3月，米莉和团队完成

《毕兹卡的血脉与传承：土家文

化的发展空间和保护对策研究

调查报告》时，调研数据中那

一组对比让她彻夜难眠：在湘

母亲是“第一语言启蒙者”

在土家语母语传承的

困境中，所有受访者均指向

一个核心：家庭中若缺少

母亲这一关键角色，土家

语便难以实现活态传承。

这并非感性判断，而是

有语言学研究的坚实支撑。

国际语言学研究表明，在

双语家庭中，母亲的语言选

择具有双倍影响力——即

便父母双方都能讲传承语

言，母亲通常是传承语言的

主要传递者。

“家庭必然是语言传承

的第一课堂，母亲是启蒙者，

更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者。”

米莉的分析切中核心。语言

最好的习得环境是生活化

浸润，而这种“日用而不知”

的文化滋养，恰恰是母亲

能够提供的。

调研组成员、土家族女

大学生卓小玉的“寻根”之

旅印证了这一结论。来自张

家界的她，参加调研前对

母语的认知几乎为零。但在

龙跃村，她见到了村支书向

林——这位从小在奶奶和

妈妈的土家语环境中长大

的村支书，至今仍能流利使

用土家语。向林告诉她：“农

户家里，只要长辈在家，大

多会说土家语，真的是靠口

口相传延续的。”

更让卓小玉触动的是土

家语本身的细腻与严谨。老

人们偶尔会混淆“冷”和“热”

的表达，村支书会当场纠

正；土家语分为北部方言（毕

基语）和南部方言（孟兹语），

同一词汇“结婚”竟有区分，

女方与男方结婚所用动词截

然不同，“这让我感受到它

有自己的精细表达体系，特

别有讲究”。

为何妈妈不再教孩子说土家语

“家里没人开口，孩子

无从学起；妈妈不教，语言

少了传承环境。”米莉告诉记

者，这份调研报告揭示了土

家文化发展陷入困境的原

因是多元的——传承主体

职能缺位、传承场域功能

式微、传承机制僵化。

年轻人外出打工，回家

后开口已是普通话；孩子自

幼听不到母亲用土家语喊

吃饭、哄睡觉，这门语言便

成了无根之草。更棘手的是，

土家语没有文字支撑，词

汇量有限，面对新生事物只

能借汉语词汇。而很多妈妈

自己也觉得“说土家语没什

么用”，便不再执着传授。

湖南师范大学国家民

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

地办公室主任、副教授谭

卫华长期关注西南少数民

族文化传承，她注意到一

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传统的女性公共空间正在

消失，“以前村里人在村口

树下聊天、唱山歌，那种天

然的语言环境是传承的重

要载体。现在这些空间没了，

语言传承也失去了土壤”。

塑语言环境，让家乡“母语”回归

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出“尊重和保

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

当法治为民族语言保护筑牢根基，那

些正在消失的乡音该如何留住？这门

古老的语言又该如何重新“活”起来？

三位不同领域的实践者与学者，从不

同维度给出了破解之道。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鲁美艳是一位土家族妈妈。她指出，从

语言学看，“母语”一词本身就暗含母亲

角色，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语言启蒙老师。

“许多母亲并非不愿教，而是不知

如何教及教什么。”鲁美艳建议编写

结合日常生活场景的母语小册子、童

谣和简短传统故事，围绕吃饭、睡觉

等日常之事，方便妈妈随时讲给孩子。

同时借助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教学方

法——土家族妈妈团队制作的日常用

语课程等实践就值得推广。

更关键的是破除观念误区。鲁美

艳以自身经历说明，掌握的语言越多，

学习新语言能力越强，二者是互补而

非对立关系，“要通过宣传让妈妈们

明白，教孩子说土家语并非给孩子未

来‘添堵’，而是帮孩子打开更多认知

世界的窗口”。

谭卫华则建议，破解之道在于“把

聊天场找回来”。在土家族聚居区推

广更多有利于土家语传承的项目——

返乡妇女在这里工作，既能赚钱又能

照顾家庭，大家一边干活一边用土家

语聊天。还可以组织唱山歌的线上社

群，用短视频传播土家语民歌；在村

里恢复火塘边、大树下的聚会场景，

让妈妈们有地方扎堆聊天、带孩子一

起参与。

国家级非遗项目土家族咚咚喹州

级代表性传承人田剑英从 2018 年起

用短视频传播土家语。她建议将日常

打招呼用语制作成短视频，把童谣、

儿歌改编得简单易学，实现“短平快、

随时随地学”。

田剑英希望把土家语编成简单押

韵的儿歌童谣，与非遗乐器咚咚喹结

合，家长哄孩子时吹唱，让孩子浸润

在语言环境中。

而针对年轻人“想学却学不了”的

困境，田剑英指出核心是缺乏教材。

她呼吁抓住年轻人民族自豪感增强的

窗口期，尽快推出系统性学习资源，

尤其是针对家长群体的教学内容，营

造家庭语言环境。

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的宏大叙事里，1712 个调查点、

1000 万条语料、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语言资源库，这些数字足以令人振

奋。

采访中，米莉提到了一个细节：

很多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会下意识

地把土家语翻译成普通话再说一

遍——他们早已习惯了“被研究”

的姿态，却不再习惯这门语言作为

交流工具的自然状态。这让我想起

一位语言学家的话：“抢救濒危语

言，都是拿命去拼的。”拼的不仅

是学者的学术生命，更是这门语言

在现实生活中的最后一口气。

但比学者更关键的，是那些从

未被写入政策文本、从未被纳入保

护规划的“普通人”。在土家语的

案例中，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母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

步促进法》的出台，为语言保护筑

起了法治根基。但法律能保障“学

习和使用”的权利，却无法强制一

位母亲在深夜哄睡时选择哪种语

言。真正的“活态传承”终究要回

到最朴素的起点：母亲是否愿意开

口，孩子是否愿意倾听，家庭是否

还有“日用而不知”的文化浸润。

撰稿后我突然明白，保护土家

语不是在保护一门“濒危方言”，

而是在保护一种“母亲的方式”：

用只有家人能懂的语言，构建最原

初的文化认同。

“存史”是学者的使命，但“活态”

是母亲的权利。如何让母亲重新开口，

这个问题或许比任何调研数据都更紧

迫。

数说研究

西调研中发现，许多 70

岁老人仍能流利使用土家

语，可他们的孙辈却不会。

这项调查从 2021 年

4月至 2026 年 1月，米莉

与团队通过实地调研、文

献综述和访谈问卷等形式

寻找土家语衰落的原因。

这不是 孤例。 教育

部、国家语委于 2015 年、

2021年分别启动“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

二期建设。在持续做好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

的同时，重视做好方言和

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传承

工作。据统计，我国拥有

五大语系 130 多种语言，

这其中有 25 种使用人口

不足千人，48 种使用人口

在 5000人以下，68 种使

用人口在万人以下。

在调研报告中，目前土

家语主要分布在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使

用人口数量估计在 2万左

右。据 2010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

示，土家族总人口833万

人，而土家族聚居区使用

土家语的人口比例已不足

0.48%。在此次调研中，近

七成的受访者完全不会说

土家语，只有极少部分人

能熟练地说土家语，其中

会说土家语的人基本上是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青少

年和中年几乎都不说。

共探发展

记者手记

调研团队通过数据分析显示，
近七成的受访者完全不会说土家
语，只有极少部分人能熟练地说
土家语。

调研团队成员采访土家族老奶奶。

让母亲乐于开口，让文化浸润家庭

 


